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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埃尔多安执政以来,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积极进取态势, 这一态势尤其体现在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上。 或者说对

非洲政策构成理解埃尔多安时代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维度。 有鉴于

此, 本文通过结合土耳其国内形势及国际局势, 系统梳理埃尔多安执政

以来土耳其与非洲关系, 综合分析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历史由来与现实

成效, 进而探讨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形成动因、 战略意义及多重挑战。
研究发现,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具有较强的连贯性, 取得显著成效, 且蕴

含浓厚的建构主义色彩。 与非洲发展良好关系依然是土耳其未来外交重

要的组成部分。 但从长远来看,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依然面临与其他域外

大国发生利益冲撞的风险, 也受到自身发展状况和非洲内部复杂政治经

济关系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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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战结束、 两极格局瓦解与多极化格局不断深化, 新兴大国、 区域强国

与传统强国间围绕国际规范、 经贸利益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竞争逐渐加剧, 当今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近年来, 非洲国家因其巨大的市场潜力与年轻的人

口结构优势, 普遍展现出强大增长活力与潜力, 加之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拥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 使得域外国家与非洲国家交往的意愿显著增强。 作为重要新兴经

济体与地缘政治中等强国, 土耳其亦对扩张其在非洲的影响力表现出强烈兴趣。
土耳其将发展与非洲国家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 宣称与非洲大

陆的关系是土耳其全方位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 １９９８ 年, 土耳其提出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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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开放” 政策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在现任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

尔多安 (Ｒｅｃｅｐ Ｔａｙｙｉｐ Ｅｒｄｏｇａｎ) 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 (简称 “正发党”) 上台执

政后开始落实, 土非关系由此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 埃尔多安借正

发党再次赢得土耳其总统选举之机, 抛出 “土耳其世纪” 愿景,① 意味着土耳其

外交政策的 “埃尔多安时代”② 步入新阶段。 有学者认为, 以土耳其对非洲政策

为核心的 “安卡拉共识” 将成为土非关系乃至促进非洲国家发展的新模式。 甚

至还有人认为, 土耳其主导的 “安卡拉模式” 将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繁荣。③

目前, 国内外学术界对土非关系予以高度关注, 对土非关系发展的历史、 结

构与政策性因素进行了深度评析, 研究议题主要集中在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中的政

治经济与战略因素④、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发展与历史⑤、 土非关系中的软实力因

素⑥等方面, 并形成以下几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 土耳其对非战略是土耳其总体

对外战略的有机组成; 第二, 土耳其对非政策与新奥斯曼主义密切联系;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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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对非洲政策评析

土耳其对非战略属于长期持续性的政策投入。① 总体来看,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土

非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２０２０ 年以前的个案研究上, 对 ２０２０ 年以来特别是 ２０２３
年大选后的土耳其对非政策变化尚未给予充分关注。

有鉴于此, 本文将结合土耳其内政与外交的最新变化, 尝试从建构主义理论

视角出发,② 考察土耳其与非洲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建构性因素、 历史流变与蕴含

的潜在冲突, 并在此基础上运用话语分析方法, 考察土耳其对外政治话语与对非

洲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 探讨埃尔多安时期土耳其对非洲外交战略的组成要素与

决定性力量。

土耳其与非洲的历史交往及 “向非洲开放” 政策

无论是在地缘认知还是外交政策中, 土耳其通常将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视

为两个地区, 前者被土耳其外交部作为 “中东与北非地区” 的一部分, 而后者

则作为单独的一个地区。③ 这一范式是在土耳其与非洲国家长久交往历史中逐渐

形成的。
土耳其与非洲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 整体而言, １７ 世纪时,

奥斯曼帝国曾控制北非及红海沿岸的大片区域, 今天的埃及、 利比亚、 阿尔及利

亚、 突尼斯、 苏丹、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吉布提、 索马里, 甚至撒哈拉以

南的尼日尔与乍得, 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奥斯曼帝国统治。 尽管由于自身衰

落, 以及西方殖民活动的冲击, 奥斯曼帝国对包括北非在内的边缘地区的控制逐

渐减弱, 但在名义上这些地区依然是奥斯曼帝国疆域的组成部分。
除直接统治外, 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力亦触及撒哈拉以南非洲部分地区。 例

如,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北部区域, 奥斯曼苏丹通过宗教、 商业等方式间接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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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参见秦亚青: «权力·制度·文化: 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 北京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 第 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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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１５７５ 年, 奥斯曼帝国与位于如今尼日利亚境内的卡奈姆—博尔努帝国建

立了友好关系, 并签订防务条约, 规定奥斯曼帝国可以在该地区输送武器与教

官。① 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 (Ｓｕｌｔａｎ Ａｂｄüｌｈａｍｉｔ ＩＩ,１８２４ － １８９５) 时期, 奥斯曼

苏丹还向当地的穆罕默德·西塔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Ｓｈｉｔｔａ) 授予 “贝伊” (Ｂｅｙ) 头衔

与 “迈吉德勋章”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ｊｉｄｉ), 以表彰其在拉各斯地区传播伊斯兰教

的贡献。② 奥斯曼帝国曾派伊玛目阿布·巴克尔·埃芬迪 (Ａｂｕ Ｂａｋｒ Ｅｆｅｎｄｉ) 前

往南非, 以增强帝国与当地穆斯林社群的联系, 并促使当地穆斯林社群积极参与

兴建汉志铁路 (Ｈｅｊａｚ ｒａｉｌｗａｙ) 的集资活动。③ 奥斯曼帝国还尝试帮助非洲国家

抵御西方基督教入侵, 阻止西班牙殖民者在北非扩张, 并与葡萄牙在东非的殖民

活动进行斗争。
总体来说, 奥斯曼帝国缺乏对非洲的整体性认识, 并且在其认知框架中充斥

着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 特别是 １７—１８ 世纪以来, 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推

进现代化与西化改革, 这种观念被内化并植根于奥斯曼帝国精英的世界观中, 并

部分地被土耳其共和国精英所继承。 因此, 在 １９ 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精英的认知

中, 普遍存在一种分裂的观点, 即撒哈拉沙漠以北的马格里布地区被视为帝国边

缘, 而包括 “非洲之角” 在内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则被视为域外, 充满陷阱与威

胁, 属于落后而野蛮的地区。④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 由于在外交政策上倾向于发展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

系, 长期忽视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然而, 随着非洲国家逐步实现独立与发展, 土

耳其与非洲国家开始建立和发展关系。 １９５６ 年土耳其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开设第

一个领事馆, １９６４ 年在加纳开设第一个大使馆。 １９６７ 年 ３ 月, 埃塞俄比亚皇帝

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土耳其, 土耳其总统苏奈于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回访埃塞俄比

亚, 开启了土耳其与非洲国家间高层互访的先河。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至 ７０ 年代

期间, 由于在塞浦路斯等问题上逐渐与西方国家产生分歧, 土耳其开始积极寻求

多样化的外交关系, 其中就包括与非洲国家关系。 １９７４ 年, 土耳其为津巴布韦提

·０５·

①
②

③
④

张春: «土耳其对非洲战略与政策评析», 第 ５３—６７ 页。
Ｓｅｌｉｍ Ｄｅｒｉｎｇｉｌ, “ Ｌｅｓ Ｏｔｔｏｍａｎｓ ｅｔ ｌｅ ｐａｒｔａｇｅ ｄｅ ｌ’ Ａｆｒｉｑｕｅ,１８８０ － １９００,” ｉｎ Ｓｅｌｉｍ Ｄｅｒｉｎｇｉｌ
(ｅｄ.),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ｓ,Ｔｈｅ Ｔｕｒｋ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ｉｔ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Ｉｓｔａｎｂｕｌ:Ｇｏｒｇｉａｓ Ｐｒｅｓｓ ＆ Ｔｈｅ Ｉｓｉ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ｐｐ. １０１ － １３０.
Ｍｅｈｍｅｔ Ｏｚｋａｎ,“Ｗｈａ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ｐ. ５３３ － ５４０.
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Ｄｏｎｅｌｌｉ,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Ｔｕｒｋｅｙ’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ｐｐ. ３７ －３８.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对非洲政策评析

供医疗援助, 并于 １９７８ 年与塞拉利昂签订经济与技术协定。① 这是土耳其开展

对外援助的早期尝试。 但总体而言, 在冷战时期, 土耳其并未形成系统性的对非

洲战略或政策。
冷战结束后, 基于对国际形势变化的研判与国内政治形势的转变, 土耳其开

始调整对非洲的观念并制定对非政策。 １９９８ 年, 时任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杰姆

(Ｉｓｍａｉｌ Ｃｅｍ) 制定了 “向非洲开放” 政策。 这一政策以相互理解为基础, 将政

治与外交关系, 经济关系, 教育、 社会和文化关系作为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关系的

三大支柱, 旨在通过一系列具体措施加强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在经济、 商业、 教

育、 文化、 政治、 外交、 国防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增进与非洲国家的总体外交

关系。②

加强政治与外交关系的具体措施包括推动高层互访, 建立外交部间磋商机

制, 增加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外交官的派驻数量, 加强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的接

触与合作, 推动地区安全建设等。 增进经济关系的举措包括向非洲国家提供技术

援助, 增强国际经济合作, 签订经济、 商业与科技合作协议, 提供技术领域的短

期培训, 加入非洲开发银行, 鼓励私营企业合作并建立相关的合作组织等。 促进

教育、 社会和文化关系的措施包括通过文化纽带增强土耳其对非洲大陆的影响

力, 为非洲国家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名额, 加强大学间的学术合作, 创建学术交流

项目, 签署文化交流协议, 举办文化活动等。③

这一政策雄心勃勃, 但是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阻碍。 一方面, 由于多种因

素, 彼时土耳其国内在外交政策制定上存在重大分歧, 土耳其本身也缺乏落实相

关政策所需要的各项资源;④ 另一方面, １９９９ 年伊兹密尔地震与 ２０００ 年开始的

经济危机导致土耳其无暇他顾。⑤ 因此, 直到 ２００２ 年正发党上台后, 土耳其才

开始真正着手落实这一政策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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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构主义视角分析, 土耳其长期忽视对非洲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其对自身身

份定位倾向欧洲化及西方化。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 长期以凯末尔主义为意识形

态主体, 尽管政治伊斯兰、 左翼运动等其他意识形态在不同时期产生了一定影

响, 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凯末尔主义的基本方向。 凯末尔主义范式下的现代化

核心就是欧洲化, 土耳其想要达到现代文明水平就必须欧洲化。 因此, 土耳其在

政治、 经济及意识形态上都全面向欧洲靠拢, 努力与 “腐朽” “落后” 的奥斯曼

帝国划清界限, 摆脱其 “东方化” 的历史包袱, 并将伊斯兰教等与东方相关联

的文化要素抛弃。①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 土耳其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对中东北非这

些即使原属奥斯曼帝国的地区也缺乏关注, 甚至表现出刻意的疏远和漠视, 撒哈

拉以南非洲由于在国际舞台上相对边缘的地位, 更未能在土耳其外交策略中占据

重要位置。
总体来看,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对非洲长期忽视, 缺乏系统性的外交政

策, 但保持了较好关系, 在非洲国家中也维持了良好的形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起, 面对苏联解体、 两极格局瓦解的局势, 土耳其开始调整对非洲政策, “向非

洲开放” 政策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该政策也为日后埃尔多安政府的对非洲政策

确立了基本框架。 历史地看, 奥斯曼时期与非洲的交往和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与

非洲的关系, 为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出台一系列对非洲政策奠定了基础。

正发党时期土耳其对非洲政策

２００２ 年, 正发党赢得土耳其议会多数席位, 成为执政党, 但埃尔多安当时

受到刑事犯罪指控, 无法参选。 直到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土耳其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
埃尔多安得以在补选中获得一个席位, 并被任命为总理。 自 ２００５ 年开始, 土耳

其全面启动对非洲战略, 并将 ２００５ 年确立为 “非洲年”。 土耳其宣称其非洲政

策建立在历史基础上, 从双边、 区域、 大陆、 全球四个维度实施, 包括政治、 经

济、 文化和人道主义四大支柱。② 因此, 本文也将从这四大支柱出发分析土耳其

对非洲政策。

(一) 政治领域

土耳其与非洲国家关系在政治与外交领域产生了积极变化, 首先表现为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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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设大使馆的数量显著增长。 ２００２ 年, 土耳其在非洲国家设立的大使馆只有 １２
个, 截至 ２０２２ 年底已增至 ４４ 个; 与之相对, 非洲国家驻安卡拉大使馆的数量也

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０ 个增至 ３８ 个。① 超过 ２００ 名非洲外交官参加了土耳其外交部组织

的各类国际培训项目, 这些项目涵盖外交、 档案、 通信等领域。②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在非洲联盟第十次首脑会议上, 土耳其正式成为非洲大陆战

略伙伴国。 同年 ８ 月, 首届土耳其—非洲合作峰会在伊斯坦布尔举行, 成为土耳

其与非洲国家稳定可持续合作的开端。 这次会议后, 双方建立了基于共同利益、
长期稳定的平等伙伴关系, 土耳其与非洲关系步入新时期。

２０１３ 年, 土耳其以域外成员身份加入非洲开发银行与非洲发展基金, 并参

加 ２０１６ 年非洲发展基金第 １４ 次增资讨论。 这些举措加深了土耳其与非洲国家间

的联系, 推动了土耳其对非外交政策的深化。 除此之外, 在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举行的

第三届土耳其—非洲伙伴关系峰会中, 埃尔多安多次强调会议主题 “加强伙伴关

系, 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 并重申土耳其将持续与非洲国家合作, 以推动双方

关系全面提升。③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土耳其已通过 ４４ 笔交易, 为非洲开发银行募

集资金共计 １３. ３７ 亿里拉。④

不仅如此, 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同样强调 “非洲问题非

洲解决”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这一重要原则。⑤ 同时, 土耳其

主张推动非洲国家崛起的进程, 并致力于维护非洲各国及非洲大陆的稳定。 土耳

其前外长恰武什奥卢曾说: “我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 是建立在相互尊重、 互利

共赢基础上全面、 包容、 平等的伙伴关系。 我们认同非洲统一的愿景, 并高度重

视非盟 «２０６３ 年议程» 以及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⑥ 在此过程中, 土

耳其也积极扮演调解者的角色, 致力于帮助非洲国家解决争端, 但很少直接介入。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Ｔ. Ｃ. Ｄışｉｌｅｒｉ Ｂａｋａｎｌıｇı,“Ｔüｒｋｉｙｅ － Ａｆｒｉｋａ Ｉｌｉşｋｉｌｅｒｉ,”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ｔｕｒｋｉｙｅ － ａｆｒｉｋａ －
ｉｌｉｓｋｉｌｅｒｉ. ｔｒ. ｍｆａ.
Ｍｅｖｌüｔ Çａｖｕşｏｇｌｕ,“２０１８ Ｙıｌıｎａ Ｇｉｒｅｒｋｅｎ Ｇｉｒｉşｉｍｃｉ ｖｅ Ｉｎｓａｎｉ Ｄış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ｍıｚ,”２０１８ Ｍａｌｉ Ｙıｌı
Ｂüｔçｅ Ｔａｓａｒıｓı Ｖｅｓｉｌｅｓｉｙｌｅ ＴＢＭＭ Ｇｅｎｅｌ Ｋｕｒｕｌｕｎａ Ｓｕｎｕｍ,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ｓｉｔｅ＿ｍｅｄｉａ /
ｈｔｍｌ / ２０１８ － ｙｉｌｉｎａ － ｇｉｒｅｒｋｅｎ － ｇｉｒｉｓｉｍｃｉ － ｖｅ － ｉｎｓａｎｉ － ｄｉ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ｍｉｚ. ｐｄｆ,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５,
２０２４.
Ｔ. Ｃ. Ｄışｉｌｅｒｉ Ｂａｋａｎｌıｇı,“Ｔüｒｋｉｙｅ － Ａｆｒｉｋａ Ｉｌｉşｋｉｌｅｒｉ,”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ｔｕｒｋｉｙｅ － ａｆｒｉｋａ －
ｉｌｉｓｋｉｌｅｒｉ. ｔｒ. ｍｆａ.
“Ｔüｒｋｉｙｅ,”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ｆｄｂ.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ｎｏｎ －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
ｍｅｍｂｅｒ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ｔｕｒｋｅｙ,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８,２０２４.
Ｔ. Ｃ. Ｄışｉｌｅｒｉ Ｂａｋａｎｌıｇı,“Ｔüｒｋｉｙｅ － Ａｆｒｉｋａ Ｉｌｉşｋｉｌｅｒｉ,”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ｔｕｒｋｉｙｅ － ａｆｒｉｋａ －
ｉｌｉｓｋｉｌｅｒｉ. ｔｒ. ｍｆａ.
Ｍｅｖｌüｔ Çａｖｕşｏｇｌｕ,“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ｅ Ｓｔｒｉｖｅ ｆｏｒ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Ｔüｒｋｉｙ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２５ Ｍａｙ,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ｓａｙｉｎ － ｂａｋａｎｉｍｉｚｉｎ －
ｙｉｒｍｉｂｅｓ － ｍａｙｉｓ － ａｆｒｉｋａ － ｇｕｎｕ － ｍａｋａｌｅｓｉ. ｅｎ. ｍｆ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８,２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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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土耳其还积极参与非洲国家的国防建设, 通过训练士兵、 销售武

器等方式, 帮助非洲国家政府解决国内叛乱或消除恐怖主义威胁。 ２０１７ 年开始,
土耳其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建立了其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训练基地———索马里

土耳其特遣部队司令部 (Ｃａｍｐ ＴＵＲＫＳＯＭ)。 该基地计划训练 １００００ 名索马里士

兵, 并具备同时训练 １５００ 名士兵的能力。① 土耳其宣称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

目的是帮助索马里培训军队, 应对当地的恐怖分子。 当然, 设立海外军事基地也

提升了土耳其军队在海外的投射能力。
除此之外, 土耳其对非洲国家的军售也有所增加。 与 ２０２０ 年相比, ２０２１ 年

土耳其对非洲武器出口增加了 ７００％ 以上, 从 ４１００ 万美元飙升至 ３. ２８ 亿美元,
非洲也因此被认为很快会成为土耳其军事武器销售的第三大市场。② 最为标志性

的是, 土耳其国防工业近些年来的拳头产品, 在纳卡冲突中大显风头的 Ｂａｙｒａｋｔａｒ
ＴＢ２ 无人机收获了大量关注和订单。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土耳其依合同向尼日尔交付了

首批 ６ 架 ＴＢ２ 无人机,③ 摩洛哥军方也在同年 １２ 月宣布将其订单扩大到 １２ 架,④

这证明土耳其的军备日益受到非洲国家欢迎。 除了 ＴＢ２ 无人机之外, 土耳其向非

洲输出的武器装备还包括装甲运兵车 (ＡＰＣ)、 防雷反伏击车 (ＭＲＡＰ)、 自行多

管火箭炮 (ＭＲＬ) 和战斗机光电系统 (ＥＯ) 等。 仅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 与土耳其

达成军火交易的非洲国家就有 １７ 个, 包括阿尔及利亚、 布基纳法索、 乍得、 科

特迪瓦、 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 冈比亚、 利比亚、 马里、 摩洛哥、 尼日尔、 尼日

利亚、 卢旺达、 塞内加尔、 索马里、 多哥和突尼斯。⑤ 可见, 土耳其在非洲国家

的国防安全体系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
综合来看, 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的政治交往, 不但落实了 “向非洲开放” 政

策, 还在军事领域取得突破。 土耳其以军售为主的军事外交为其获取了重要经济

与政治利益, 仅无人机出口就赚取了可观的外汇, 这些利益反作用于土耳其国内

政治, 成为彰显正发党政绩与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工具。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ｅｔｓ ｕｐ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Ａｒｍｙ Ｂａｓｅ ｉｎ Ｓｏｍａｌｉａ,”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０,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１ / ｔｕｒｋｅｙ － ｓｅｔｓ － ｕｐ － ｌａｒｇｅｓｔ －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 ａｒｍｙ － ｂａｓｅ － ｉｎ －
ｓｏｍａｌｉａ,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８,２０２４.
Ｌｅｖｅｎｔ Ｋｅｎｅｚ,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Ｓｈｏｗ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Ａｒｍｓ Ｓａｌｅｓ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ｏｏｍｅｄ ｉｎ ２０２１,” Ｎｏｒｄ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１０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ｎｏｒｄｉｃ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 ｓｈｏｗ － ｔｕｒｋｅｙｓ －
ａｒｍｓ － ｓａｌｅｓ － ｔｏ － ａｆｒｉｃａ － ｂｏｏｍｅｄ － ｉｎ －２０２１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２０２３.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Ｂａｙｒａｋｔａｒ ＴＢ２ Ｄｒｏｎｅ:Ｗｈｙ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Ｂｕｙｉｎｇ Ｔｈｅｍ,”ＢＢＣ Ｎｅｗｓ,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２２,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ｂｃ.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ａｆｒｉｃａ － ６２４８５３２５,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２０２３.
“Ｏｕｍａｉｍａ Ｌａｔｒｅｃｈ,Ｍｏｒｏｃｃｏ ｔｏ Ａｃｑｕｉｒｅ ６ Ｍｏｒ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Ｂａｙｒａｋｔａｒ ＴＢ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ｒｏｎｅｓ,”Ｍｏｒｏｃｃｏ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ｓ, 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 ｍｏｒｏｃｃｏ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ｓ. ｃｏｍ/ ２０２１/ １２ / ３４５８２４/ 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ｔｏ －
ａｃｑｕｉｒｅ －６ －ｍｏｒｅ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ｂａｙｒａｋｔａｒ － ｔｂ２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ｒｏｎｅ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８,２０２３.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ＩＰＲＩ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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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经贸领域

土耳其在经贸领域加强与非洲合作关系也卓有成效, 其行动呈现出地区性与

国家性并重、 国家主导与企业自主结合的特征。
在组织层面, 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济基金会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ｓ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ＩＨＨ) 自 １９９６ 年起便在非洲开展业务, 除

了协调土耳其对非洲人道主义事务外, 还为土耳其企业进入非洲市场提供重要支

持和平台。 土耳其企业界的组织, 包括土耳其商人和企业家联合会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ｏｎ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ｅ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ｓｔｓ, ＴＵＳＫＯＮ)、 土耳其出口商协会

(Ｔüｒｋｉｙｅ Ｅｘｐｏｒｔｅｒ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ＴＩＭ)、 土耳其商会和商品交易所联盟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ＴＯＢＢ)、 伊兹密尔商会 (Ｃｈａ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ｏｆ Ｉｚｍｉｒ,ＩＺＴＯ) 等成为土耳其施行对非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埃尔

多安在 ２０１３ 年对加蓬、 尼日尔和塞内加尔进行国事访问, 随行的就包括三名土

耳其大企业家。② 除了加强与非洲各国交往, 面对作为整体的非洲, 土耳其也积

极打造交流平台, 如土耳其与非盟合作, 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３ 年组织了四届土耳其—
非洲商业和经济论坛。 土耳其方面高度重视, 将这一平台作为加强双方交流合作

的重要渠道, 埃尔多安多次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讲。
在这一系列政策活动下, 土耳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在 ２００３—２０２３ 年

增长了 ８ 倍, 达到 ４０７ 亿美元 (１. １ 万亿土耳其里拉)。③ 在消费品、 文化产品、
医药产品与建筑工程服务等多个领域, 土耳其企业表现出色, 不断扩大在非洲的

市场份额。④ 土耳其承包公司在非洲承接的业务增长迅速, 截至 ２０２１ 年底, 其

在非洲承接工程总金额已经达到 ７７８ 亿美元。 ２００３ 年以来, 土耳其和 ２８ 个非洲

国家缔结了双边投资协定, 并与 ３８ 个非洲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定, 这些举措不

仅促进了双方经济联系, 还推动了对非技术援助计划的实施。 此外, 土耳其在

４５ 个非洲国家设立了商业委员会, 进一步加强双方经济交流与合作。⑤ 土耳其对

·５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Ｇöｋｈａｎ Ｔｅｋｉｒ, “ Ｔüｒｋｉｙｅ: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ｒ ｆｏｒ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ｉｔｈ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Ｉｌｅｔｉşｉｍ 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ｓｉ,Ｎｏ. ７,２０２２,ｐｐ. ７１ － ８９.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ｒｓｌ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ｎｅｒ Ｋａｒａｇüｌ,“Ｔüｒｋｉｙｅ’ ｎｉｎ Ａｆｒｉｋａ Ａçıｌıｍ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ｓı:Ｔａｒｉｈｓｅｌ Ａｒｋａ Ｐｌａｎ,
Ｓｔｒａｔｅｊｉｋ Ｏｒｔａｋｌıｋ ｖｅ Ｇｅｌｅｃｅｇｉ,”Ｕｌｕｓｌａｒａｒａｓı Ｈｕｋｕｋ 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ｋａ,Ｎｏ. ３５,２０１３,ｐｐ. ２１ － ５５.
“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üｒｋｉｙｅ,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ｉｓｅｓ Ｅｉｇｈｔｆｏｌｄ ｔｏ ＄ ４０. ７Ｂ,”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 ２０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ａｉｌｙｓａｂａｈ.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ｔｒａｄｅ － ｖｏｌｕｍｅ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ｔｕｒｋｉｙｅ － ａｆｒｉｃａ － ｒｉｓｅｓ － ｅｉｇｈｔｆｏｌｄ － ｔｏ － ４０７ｂ,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Ｍａｒｃｈ １０,２０２４.
Ｔｅｒｅｓａ Ｐｉｎｔｏ,“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Ｐｕｓｈ ｆｏ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Ｉｓ Ｗｏｒｋｉｎｇ,”Ｇ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９ 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ｉ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ｍ / ｒ / ｔｕｒｋｅｙ －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ａｆｒｉｃａ /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１０,２０２４.
Ｔ. Ｃ. Ｄışｉｌｅｒｉ Ｂａｋａｎｌıｇı,“Ｔüｒｋｉｙｅ － Ａｆｒｉｋａ Ｉｌｉşｋｉｌｅｒｉ,”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ｆａ. ｇｏｖ. ｔｒ / ｔｕｒｋｉｙｅ － ａｆｒｉｋａ －
ｉｌｉｓｋｉｌｅｒｉ. ｔｒ. ｍｆ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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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经济政策不仅增进了与非洲国家经贸合作, 也有效促进了自身经济增长, 为

土耳其与非洲关系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

(三) 教育、 社会与文化

鉴于非洲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体系尚未健全, 土耳其高度重视与非洲国家

在教育领域合作。 首先, 土耳其通过不断增加奖学金, 吸引非洲留学生选择土耳

其的大学就读,① 并依据国内的教育标准在非洲国家援建学校。 通过此策略, 土

耳其能够有效应对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 从而为其在非洲增强影响力及软

实力创造有利条件。②

在土耳其同非洲国家的教育合作中, “居伦运动” 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而

正发党和 “居伦运动” 之间的分裂也显著影响了土耳其对非政策。 自土耳其深

化对非政策以来, 其在非洲开设的许多学校均由 “居伦运动” 赞助或直接运

营。③ “居伦运动” 自我界定为一种跨国运动, 旨在通过教育推广其文化和宗教

信仰。④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 “居伦运动” 积极参与在非洲大陆建立学校, 并加强与

当地教育部门的合作, 旨在传播土耳其文化。 然而, 自 ２０１６ 年起, 形势急转直

下, “７·１５” 未遂政变后, 埃尔多安将 “居伦运动” 列为恐怖组织, 并呼吁非

洲国家关闭 “居伦运动” 开设的学校及其附属机构。 此后成立了土耳其马里夫

基金会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Ｍａａｒｉ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接管 “居伦运动” 在非洲的教育项目, 进

一步推广土耳其文化和教育理念。⑤ 在土耳其对非外交中, 文化和教育投资一直

占有重要地位。
２０１７ 年, 土耳其在南非约翰内斯堡成立尤努斯·埃姆雷 ( Ｙｕｎｕｓ Ｅｍｒｅ

Ｅｎｓｔｉｔüｓü) 文化中心, 开设了土耳其语课程并举办多项展览活动, 旨在增加南非

公众对土耳其的认识。 随后, 马里夫基金会在南非、 卢旺达等国开设学校, 并与

一些当地学校合作设立 “马里夫土耳其研究中心”, 进一步推进土耳其与南非关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Ｔêｔê Ｊｅａｎ － 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Ｇｕｎ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ｐ. １８２ － １９０.
Ｃｈｉｇｏｚｉｅ Ｅｎｗｅｒｅ, “ Ｔｈ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Ｉｎｑｕｉｒｙ,”ｐｐ. ５７ － ７２
Ｊｏｓｈｕａ Ｄ.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Ｇüｌｅｎ:Ｔｈｅ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ＮＹＵ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３.
Ｎｉｋｏｓ Ｃｈｒｉｓｔｏｆｉｓ,Ｂａｈａｒ Ｂａｓｅｒ ＆ Ａｈｍｅｔ Ｅｒｄｉ Öｚｔüｒｋ,“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Ｎｅｘｔ Ｄｏｏｒ:Ｇｒｅｅｋ －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ｕｐ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Ｖｏｌ. ５４,Ｎｏ. ２,２０１９,
ｐｐ. ６７ － ８６.
Ｂｉｒｏｌ Ａｋｇüｎ ａｎｄ Ｍｅｈｍｅｔ Öｚｋａｎ,“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Ｍａａｒｉ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ｐｐ. ５９ － ７０.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对非洲政策评析

系发展, 同时有助于土耳其在非洲构建良好形象。① ２０２３ 年 １ 月, 土耳其时任外

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在南非的一次演讲中指出: “目前约有 ６. １ 万名非洲留学生正

在土耳其接受教育, 其中大多数获得土耳其提供的奖学金。”② 这表明, 土耳其

在非洲的教育投入已经成为其文化外交的核心策略之一, 也是其对非洲外交政策

中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土耳其总统夫人艾米娜·埃尔多安 (Ｅｍｉｎｅ Ｅｒｄｏａｎ)
赞扬尤努斯·埃姆雷文化中心在教授文学、 文化和艺术方面的努力, 认为这是加

强国家间联系 “最美好的工具”。 她还说: “我们认为非洲是 ２１ 世纪的新星。 我

们正在团结整个非洲大陆, 使其达到应有的地位。 土耳其驻非洲国家大使馆数量

增加是双方关系深化的标志。”④ 土耳其在非洲增设大使馆成为其重视发展对非

关系的重要标志, 也凸显了土耳其在非洲影响力上升的势头。
正如前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所述, 土耳其对非洲外交策略不仅是现实政治的

考量, 而且深深根植于双方共享的历史、 文化和人文关系, 未来双方仍将以这些

联系为基础, 进一步深化彼此之间的合作, 并长久地保持团结。⑤ 这表明, 土耳

其不仅重视与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合作, 也重视文化、 历史和信仰的交流。 通过这

样的外交政策, 土耳其不仅加强了与非洲合作, 促进了双方关系发展, 而且扩大

了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力, 提升了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四) 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一向是土耳其外交政策制定与执行中的重要话语与行动指南。 自

２０１６ 年起, 土耳其更多地强调自身外交形象中良善的一面, 并号称将坚持正义

作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 以 “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 作为名片和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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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积极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强调两大原则, 即人道主义原则和行动主义原

则, 积极扩展对外援助, 并自诩为全球最乐善好施的国家。①

土耳其通过对外援助服务于本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１９８５ 年。 这一

时期, 土耳其总理厄扎尔 ( Ｔｕｒｇｕｔ Öｚａｌ) 通过土耳其国家计划组织 ( Ｓｔａｔ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向部分非洲国家提供了 １０００ 万美元的经济援助。② 他希望

借助此塑造土耳其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 并促进土耳其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体

系, 进而刺激土耳其经济增长。 根据 １９８０—１９９２ 年土耳其经济增长数据, 此政

策取得一定成效。③ 此后, 土耳其对外援助的范围逐步扩大, 不再仅限于非洲国

家, 对外援助成为土耳其整体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 ２００３ 年正发党掌权后, 土耳其政府开始优先考虑与对外援助相关的经济

利益。 在正发党的领导下, 土耳其加大了经济战略的扩张力度, 致力于开拓海外

市场并追求经济利益。④ ２０１１ 年, 当索马里遭受严重旱灾时, 埃尔多安在 «外交

政策» 杂志上发表 «索马里的眼泪» 一文, 详细阐述了土耳其向索马里提供的

援助, 并呼吁国际社会向索马里提供更多援助和支持。⑤ 此举被认为是土耳其一

方面彰显其人道主义外交, 另一方为其在非洲进行经济扩张营造良好舆论。
土耳其还组建了专门负责领导协调对外援助事宜的土耳其合作与协调机构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ｇｅｎｃｙ,ＴＩＫＡ), 该机构在非洲已设立 ２２ 个

项目协调办事处, 旨在执行包括人道主义援助与技术援助在内的对外援助项目。
根据 «２０２２ 年全球人道主义援助报告» 显示, ２０２１ 年土耳其对外提供的人道主

义援助总额约为 ５６ 亿美元, 相较于 ２０２０ 年减少约 ２３％ 。 尽管显著降低, 但是土

耳其对外援助总额在全球范围内仍位列第二, 仅次于美国。⑥ 考虑到土耳其与美

国之间在经济规模上的显著差异, 这一数据进一步凸显了人道主义因素在土耳其

外交中的重要性, 以及土耳其政府贯彻执行这一政策的决心。
土耳其对外援助以医疗援助为主, 具体包括为非洲国家提供医疗职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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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建设医院与诊所, 以及为非洲国家人民提供健康检查与免费手术等服务。①

值得一提的是, 在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年全球新冠疫情中, 土耳其积极贯彻人道主义外

交政策, 非洲则成为其医疗援助的主要受益地区。 疫情期间, 土耳其为 ３６ 个撒

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在土耳其提供疫苗援助的 １８ 个国家中,
有 １１ 个是非洲国家。② 土耳其对非医疗援助紧密结合人道主义精神与诉求, 使

非洲民众对土耳其产生好感。 土耳其也适时地在向非洲国家提供的医疗援助物资

包装上印制了土耳其国旗与其他有象征意义的标志和图片, 以及 １３ 世纪苏菲派

神秘主义者鲁米的名言, 从而突出并加强了土耳其的文化影响。③ 这种结合了文

化元素的医疗援助, 成为疫情期间土耳其对非洲外交的重要名片之一。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形成动因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从属于其整体外交战略, 这体现了其试图跻身于世界强国

行列的决心。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 土耳其曾经对非洲关注严重不足。 但从 ２００３
年起, 土耳其在短短 ２０ 年内已经形成了一套有体系、 可持续的对非政策, 这足

以说明土耳其对非洲地区的重视。
如前文所述, 土耳其在 １９２３ 年后, 虽然与非洲国家有所接触, 但这些接触

相当有限, 真正开始制定对非洲可持续的外交政策应始于 ２１ 世纪初。 ２００３ 年,
埃尔多安以正发党领导人身份就任总理, 土耳其对非外交政策迅速推进。 从这一

年起, 土耳其开始全方位、 多层次地与非洲国家接触。 阿萨·伦德格伦认为, 外

交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建设的工具。④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表明, 它已经不再仅仅关

注切身的地缘政治事务, 而是将视野扩展到全球范围。 由于曾经采取 “孤立”
政策, 土耳其经历了一段国际孤立时期。 因此, 加强与非洲国家联系也有助于土

耳其获得它们的外交支持, 摆脱孤立状态。⑤ 土耳其需要在非洲地区展示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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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而非洲也需要更多的国际关注和支持, 彼此需要使得双方关系趋于紧密, 双

方合作不断加强。

(一)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是其国家身份调整的外化

建构主义认为, 文化的本质决定了行为体的身份、 利益和行为。 土耳其对非

洲政策的转变根本上源自土耳其所遭遇的深刻身份危机。 国父凯末尔所确立的世

俗主义的 “脱亚入欧” 路线始终无法与土耳其国情深度匹配, 甚至可以说脱离

了土耳其的实际国情, 这导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百年来始终在世俗主义与伊斯兰

主义之间持续挣扎。① 凯末尔主义将伊斯兰教他者化, 导致以福利党、 正义与发

展党等一批伊斯兰主义为政治代表、 以 “安纳托利亚之虎”② 为经济支撑的现代

伊斯兰主义复兴。 随着土耳其伊斯兰回潮的程度不断加深, 原有的凯末尔主义西

化身份认同逐渐减弱, 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政府迫切需要加强伊斯兰主义、 新奥

斯曼主义的身份认同, 利用对奥斯曼帝国历史记忆、 “帝国荣光” 的追忆, 强化

这一身份认同, 进而稳固政权。 随着埃尔多安确立总统制, 土耳其对这种 “帝国

怀旧” 情绪的利用变本加厉, 借助这种情绪为其内政外交政策提供合法性依据。
正是在这一时期, 土耳其的外交焦点逐渐转向原奥斯曼帝国领域内的国家和地

区, 土耳其介入外部事务的广度和深度也进一步加强。③ 这一需求在 ２０１９ 年土

耳其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后变得愈发迫切。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变化反映了这种国家身份认同的调整, 身份需求在土耳

其对非洲政策变化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变化还与国内政治伊

斯兰化进程密切相关, 在这一过程中夹杂着 “新奥斯曼主义” 要素与地缘政治

要素。

(二)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是非洲重要性日益上升的体现

土耳其对非洲大量的劳动力、 储量丰富的资源能源等表现出浓厚兴趣, 这是

其投资非洲的重要动因, 与其他域外大国的动因类似。 非洲国家出生率普遍较

高, 拥有大量青壮年劳动人口, 这些资源是土耳其和其他世界强国所需的。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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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对非洲政策评析

数据显示, 当前非洲年龄中位数约为 １８. ８ 岁, 是全球最年轻的大陆。① 非洲广

袤大陆上的丰富资源亦是其拥有的巨大优势之一。 迄今为止, 非洲拥有世界上约

３０％的矿产储量, ８％的天然气和 １２％的石油储量, 黄金储量约占世界的 ４０％ ,
铬矿和铂矿储量占比更是高达 ９０％ 。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７０％ 以上的居民依靠

森林和林地维持生计。 在大多数非洲国家, 自然资本占到总财富的 ３０％—
５０％ 。② 这些资源不仅对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也使得非洲成为全球资源

配置和投资的重要地区。
土耳其领导人认为, 土耳其与非洲国家之间存在着悠久的历史关系, 这为其

获取非洲国家信任和支持提供了重要基础。 因此, 土耳其十分重视与非洲国家发

展长期合作关系。 此外, 经过与非洲各国的接触, 土耳其意识到非洲国家在区域

和国际机构中拥有许多代表名额, 与非洲国家保持密切关系有助于提升其在国际

组织中的地位。③ 土耳其还认为, 在一定程度上介入非洲事务, 有利于提升其在

非洲的影响力, 因此对非洲外交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和富有创造性。 而从非洲的现

实政治角度出发, 非洲诸多国家面临包括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威胁在内的多层面

国家安全困境, 这些挑战为土耳其同相关国家进一步开展安全合作提供了机会,
也有助于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影响力

(三)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是其外交多元化的重要内容

在埃尔多安时代, 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从立场相对独立转变为愈发积极主动。
同时, 土耳其的外交取向也从单一的西方、 欧洲中心主义开始转为 “向东看”,
积极寻求与亚洲、 非洲国家加强联系。 这种转变不仅与区域乃至国际政治结构变

化有关, 而且受到土耳其对全球秩序及其在世界舞台上角色重新评估的影响。
建构主义强调历史和文化是塑造身份和利益的决定性因素。④ 因此, 使用建

构主义理论来分析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外交政策, 特别是其对非洲政策是适

当的。 这一理论框架不仅涵盖了土耳其对非洲的认知, 还包括了土耳其对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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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非洲政策的评估及应对策略。 此外, 该框架也有助于理解非洲国家对土耳其政

策的回应。 可以说, 土耳其对非洲战略的有效实施, 与土耳其和部分非洲国家之

间有共同宗教信仰和广泛历史联系密不可分。 这种深层次联系为土耳其在非洲的

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文化和历史基础, 从而增强了土耳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和非洲对

土耳其的接受度。
埃尔多安多次强调, 尽管土耳其人民和非洲人民在国情和语言上存在差异,

但双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有着共同的历史, 这是他们作为伙伴、 盟友和兄弟团结

在一起的坚实基础。① 此外, 土耳其还批评西方对非洲的殖民历史, 明确表示

“非洲属于非洲人民”。② 土耳其和非洲之间的历史联系及它们共同的宗教信仰,
与西方殖民历史形成鲜明对比, 这些因素对土耳其在非洲树立友好合作的国际形

象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种话语表述不仅重申了双方共同的历史联系, 而且加强了

双方团结与合作, 成为土耳其外交软实力的重要体现, 也成为土耳其外交多元化

的重要内容。

(四)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旨在积极应对国际格局变化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 土耳其在全球舞台上采取了一种积极主动的外交

策略。 伴随着国家发展, 在全球政治格局的调整与深化之中, 土耳其已不满足于

仅作为一个区域性强国, 而是力图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主导性作用, 乃至追求成为

一个具备显著国际影响力的国家。 土耳其外交部将这一时期的外交定义为 “积极

进取的人道主义外交”。
在 ２０２３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之际, 埃尔多安在其连任宣言中首次

提出 “土耳其世纪”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Ｔüｒｋｉｙｅ) 愿景, 涵盖了土耳其内政和外交的方

方面面, 展现了国家积极进取的精神, 并明确表示土耳其志在成为一个在全球范

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大国。③ 同年 ８ 月, 在土耳其第 １４ 届大使会议开幕式上, 新

任外交部长哈坎·菲丹 (Ｈａｋａｎ Ｆｉｄａｎ) 在其演讲中重申了土耳其对于国际现状

的不满。 他强调, 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 土耳其致力于改变当前不公正的国际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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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旨在助力土耳其大国梦的实现。 哈坎·菲丹表明, “土耳其世纪” 愿景是希

望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以改变当下不公正、 不平等的国际体系。① 在土耳其

大国民会议发言中, 埃尔多安指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战胜国所建立的政治

和经济秩序正在全方位走向瓦解。”② 在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的联合国大会上, 埃尔多安

进一步批评现有的国际体系。 他指出, 当前联合国已经无法有效履行其保护全球

安全的职责, 反而变成 ５ 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相互对抗的舞台。 再结合俄乌冲突

对联合国有效性的打击, 埃尔多安声称, 当今世界, ５ 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已不

足以代表全球, 呼吁联合国改革。③ 这种观点在土耳其享有广泛的民意支持: 根

据民调数据, ６６. ８％的受访者认为未来的世界格局中将存在多个大国; 同时有

６７. ３％的受访者认为, 中俄与美国的对抗将会进一步加剧。 因此, 多数人对国际

关系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 ５６. ６％ 的受访者认为国际团结合作不会继续增强,
而 ５８. ８％的受访者认为国际组织的作用将会持续减弱。 正如美国特朗普政府提

出的 “美国第一” 口号所昭示的那样, ５４. ７％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各国将更加专

注于国内政治, 并强调本国利益。④ 这些民调数据揭示了土耳其政府和公众对于

全球政治格局变化的关注, 以及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不满和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
正是这种国际秩序观驱动土耳其寻求在国际舞台上扩大影响力, 谋求加强与非洲

国家合作, 积极参与全球事务治理。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战略意义与多重挑战

经过多年实践,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战略意义日益凸显。 与此同时, 土耳其

对非洲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面临来自土耳其国内、 非洲地区形势以及大国在非洲

的竞争与合作等多重因素影响, 面临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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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战略意义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实现埃尔多安提出的

“土耳其世纪” 愿景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非洲地区在全球维度上相对落后, 但其

人口红利、 丰富的资源以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理位置, 均是土耳其对非洲政策的

重要考量。 土耳其积极发展同非洲国家关系, 一方面旨在与非洲国家建立长期稳

定的经济联系, 以促进自身经济稳定增长; 另一方面旨在寻求获得非洲国家的政

治支持, 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
１. 加强与非洲国家合作, 构建良好的合作伙伴形象

土耳其通过其历史、 文化和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在非洲发挥了其应有的作

用。 埃尔多安访问非洲国家, 受到当地民众欢迎, 他提出的口号 “建设一个更公

平的世界” (Ａ Ｆａｉｒ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在各处张贴。① 如在索马里, 当地居民视

土耳其人为兄弟姐妹, 并认为他们的到来主要是为了帮助当地发展, 而不仅仅是

追求自身利益。② 除此之外, 土耳其的电视剧和戏剧表演等, 在非洲部分国家也

颇为流行且广受好评, 这些文化产品激发了当地民众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兴

趣。③ 通过多维度的文化交流, 土耳其在非洲树立了正面的国家形象, 成为其软

实力的重要表征。
土耳其在非洲逐步构建起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形象, 这为其与非洲国家构建

多维度、 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也为其实

现 “土耳其世纪” 愿景, 并且谋求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
提供了强有力的实例证明, 从而增强了其国际影响力。 当下, 土耳其已通过自身

努力在非洲赢得良好声誉, 只要能继续维持这一声誉, 它将在非洲大陆获得更多

的经济和政治优势。④ 因此, 非洲成为助力实现 “土耳其世纪” 愿景的重要

地区。
土耳其当下的非洲政策已经超越其既有的外交传统, 成为埃尔多安时代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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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ｕｌｉａ Ｈａｒｔｅ,“Ｔｕｒｋｅｙ Ｓｈｏｃｋｓ Ａｆｒｉｃａ,”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 ２９,Ｎｏ. ４,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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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政策既背离了共和国早期的 “国内和平, 国外和

平” 的传统, 也与此前主张的 “零问题外交” 存在出入, 给土耳其的外交战略

决策带来新挑战。 当前, 埃尔多安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时, 不惮于使用包括军事

干预在内的各种策略。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 军事手段已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个

显著特征, 这或许会使埃尔多安政府在外交决策中形成路径依赖, 从而对其外交

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当下,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在解决当地问题方面颇有成效。 ２０２０ 年调查数据

显示, 非洲人民最迫切希望政府解决的问题依次是就业困境、 健康问题和道路建

设。① 土耳其通过实施如基础设施、 工厂建设等各种项目, 有效帮助非洲人民解

决问题。 此外, 土耳其每年出资帮助非洲人民解决健康相关问题, 特别在新冠疫

情期间, 向非洲地区提供了大量疫苗、 防护服等防疫用品。 在教育方面, 土耳其

不仅为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 还积极参与当地高校建设。 这些政策既符合非洲民

众的期望, 有助于非洲经济社会发展, 也有效地增强了土耳其在非洲地区的影响

力, 并促进了土耳其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 有利于建立稳固的合作伙伴

关系。
２. 积极介入非洲地区事务, 努力提升国际影响力

土耳其与非洲国家签订了多重合作协议, 涵盖政治、 经济、 安全等领域。 这

些协议, 为土耳其介入非洲事务提供了正当性, 譬如对利比亚内战的直接干预,
但也引发极大争议。 利比亚北濒地中海, 南临广袤的撒哈拉沙漠, 地理位置极具

战略意义。 鉴于利比亚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土耳其与该国长期进行经济合作, 并

予以军事支持。 土耳其和利比亚签署了两项协议, 旨在对东地中海黎凡特地区进

行联合石油勘探作业,② 这不仅为土耳其介入非洲地区事务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还使得土耳其能够获得非洲国家丰富的资源。 利比亚对于土耳其具有重要的地缘

战略价值, 使土耳其能够扩大在北非的政治影响力, 并进一步巩固它作为区域大

国的地位。
随着利比亚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 为了表达对利比亚伊斯兰主义的支持, 埃

尔多安明确表达土耳其的政治立场。 土耳其议会召开紧急会议, 通过法案授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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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政府向利比亚部署军队, 并强调此举旨在支持合法政府, 预防人道主义悲剧

发生, 以及有效推动利比亚和平进程及国家转型。①

此外, 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争端中, 土耳其积极斡旋并宣称取得进展。 这

一方面对非洲地区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另一方面增强了土耳其作为国际调解者的

形象。 对此, 土耳其声称其外交政策理念中的优先事项为: 通过成功的外交与对

话积极建设和平, 维护安全, 促进地区稳定、 合作与互信。
土耳其参与非洲事务的举措, 既为非洲地区发展带来机遇, 也给该地区之前

维持的均衡局面带来风险。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土耳其已经与不少于 ３０ 个非洲国家签

订了安全和国家防务相关的协议。② 这些协议的最初目的是帮助非洲国家培训相

关人员, 应对国内安全问题。 然而, 随着后续协议的补充, 其涵盖范围已不局限

于培训, 而是逐渐扩展至其他领域。 这些举措使得土耳其介入非洲国家事务趋于

合理化, 但同时增加了美国、 法国等其他域外国家对土耳其在非洲活动的进一步

关注。 究其原因, 这些国家担心土耳其与非洲关系持续发展会削弱它们在该地区

的利益和影响力。 尤其在土耳其直接干预利比亚内战后, 这一趋势似乎已经成为

可预见的现实, 增加了土耳其与西方国家在非洲发生利益冲撞的可能性。

(二)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面临的挑战

１. 土耳其自身状况会影响其对非洲政策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面临多重挑战。 从非洲方面来说, 土耳其需要应对的挑战

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综合国力较弱、 治理不善和政治不稳定等现实问题。③ 从土耳

其方面来说, 近年来经济状况不佳可能会限制其在非洲开展更进一步行动。 ２１
世纪以来, 土耳其一跃成为世界第 １６ 大经济体, 并被视为继金砖国家之后最有

前途的新兴经济体之一。④ 然而, 不论是 ２０１８ 年的里拉危机, 还是新冠疫情的

冲击, 都对土耳其经济造成巨大打击。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土耳其经济规模已降至世

界第 １９ 位。⑤ ２０２３ 年初大地震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经济困境。 据计算,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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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土耳其造成的损失约相当于其 ２０２１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 , 而恢复和重建成本

预计会再增加一倍。① 尽管当前土耳其经济已有所复苏, 但由于对外贸易和对外

援助在其外交政策中具有不可替代性, 使得经济波动将直接影响土耳其对非洲外

交政策, 并同样影响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总体外交政策。
另一个挑战源自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 目前, 在非洲议题上, 中东国家总体

上可划分为两个集团: 一个由土耳其和卡塔尔主导, 另一个则以沙特阿拉伯和阿

拉伯联合酋长国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构成。 自 ２０１１ 年 “阿拉伯之春” 以来, 非洲

和中东多个国家陷入混乱。 土耳其与沙特阿拉伯等国形成两个对立的集团, 特别

是在叙利亚内战中, 这种对立关系进一步突显。 此外, 以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为首的阿拉伯国家于 ２０１７ 年对卡塔尔实施制裁, 土耳其则选择支持卡

塔尔, 进一步加大了两个集团之间的对立。② 这种地缘政治分歧不仅影响中东地

区的稳定, 也对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和在国际舞台上的立场具有重要影响。
在非洲, 苏丹前总统巴希尔曾是土耳其和卡塔尔的盟友, 但他于 ２０１９ 年被

逮捕并解除职务后, 苏丹转而向阿拉伯国家靠拢。 这一变化表明, 阿拉伯国家之

间的联盟可以在极大程度上制衡土耳其在非洲的现实存在。③ 当下, 土耳其外交

政策日益自信、 积极且强硬, 这使得它在中东和非洲地区更深地卷入地区政治甚

至军事冲突中, 从而增加了非洲地区发展的不确定性。
随着中东和解之风渐盛, 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 卡塔尔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

改善, 逊尼派、 什叶派等伊斯兰教支派也在此影响下逐渐放下成见而走向和解。
因此, 并不能排除未来中东地区整体走向合作共赢的可能。 但是, 近来巴以冲突

趋于白热化, 牵涉其中的中东政治实体不断增加, 这又给地区和解潮添上了阴

霾。 这种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对土耳其对非洲政策以及其全球战略布局产生

了深远影响。
经济问题、 恐怖主义的影响, 以及同中东国家在非洲的竞争, 都是土耳其对

非洲政策所面临的主要风险。 为确保与非洲关系持续发展, 土耳其以稳定经济为

基础, 针对先前对非教育合作中所遭遇的诸多问题进行系统性的修正, 从而充分

发挥其经济和软实力等方面的优势。 最终, 土耳其需要根据地缘政治和地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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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变化, 重新评估与其他关键国家在非洲的竞争策略。
２. 英美等国对非洲政策会影响土耳其战略布局

目前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已展现出更大的国际抱负, 而其在非洲的运筹将不可

避免地与其他域外大国形成复杂且多样的交互关系。 当下, 英国、 美国等国都是

非洲地区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土耳其对非洲政策必然会对这些国家产生一定影

响, 而且反过来也会影响这些国家对于土耳其的认识和外交策略。
相较土耳其而言, 英国对非洲政策确实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 在非洲去殖民

化进程展开后, 由于其漫长的殖民历史, 英国在非洲的形象曾一度落入谷底。 也

恰好由于冷战时期的特殊环境, 英国将维持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以及参与欧洲共同

体事务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此期间非洲事务并未被赋予足够的重视。
此外, 随着英国加入欧盟, 非洲在英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降低。 直到

１９９７ 年, 英国才重新调整对非洲政策, 开始通过对外援助及承诺帮助非洲国家

建立稳定的民主政治体制, 逐步恢复并增强与非洲国家的信任与合作关系。 这一

转变标志着英国对非洲策略的重要调整, 以及在本国外交政策中对非洲地位的重

新评估。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 英国确立了对非政策的整体战略, 其核心是通过为非洲国

家提供一定经济支持, 并结合其政治影响力, 协助这些国家建立稳定民主政治体

制。 在实现这一方略的关键措施中, 英国选择了削减债务, 尝试通过此举促进非

洲国家的经济发展。 此外, 鉴于非洲地区冲突频发, 出于人道主义考虑, 英国决

定参与非洲的维和任务, 并强调其目标是促进民主政府的建立及维护非洲的人

权。① 尽管英国殖民帝国时期给非洲人留下了极其糟糕的历史印象, 但由于殖民

历史, 英国文化也在非洲大陆广泛传播, 英帝国的殖民遗产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

非洲对英国文化的理解, 这种情况客观上有利于英国同非洲国家发展新型关系。
因此, 尽管历史遗留问题复杂, 但是英国通过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合作措施, 仍有

可能重塑其在非洲的形象并强化双边关系。
随着英国决定脱离欧盟, 其面临的一个重要困境便是全球影响力削弱。 正因

如此, 英国再次将其外交焦点转向非洲。 ２０１７ 年英国议员托比亚斯·埃尔伍德

(Ｔｏｂｉａｓ Ｅｌｌｗｏｏｄ) 在其演讲中强调非洲对英国具有重要意义, 并提出双方需建立

平等、 互利互助的伙伴关系。② 这一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指明了英国对非洲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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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此后, 英国加强了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英国对非

洲进出口贸易仅占其对外贸易总额的 ２％ ,① 但是双方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仍被视

为战略性的。 总体而言, 当前英国和土耳其在非洲的政策没有直接矛盾, 双方仍

保留着合作余地。 这种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 也是非洲国家所期望的。
长期以来, 非洲并未占据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位置。 然而, 美国亦认可非洲

对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美国对非洲政策同样侧重于提供援助、 发展贸易关

系、 反恐和提供军事支持, 也在文化层面对非洲国家进行渗透影响。 一些非洲国

家长期饱受战乱冲突和恐怖主义的困扰, 这成为美国公司在非洲投资设厂的一大

障碍。 自 ２０１０ 年至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前, 美非贸易额持续下降超过 ５０％ 。 而且

在这几十年间, 美国总统仅两次访问非洲。② 这反映出美国对非洲的关注程度相

对较低。 相较而言, 拜登政府对非洲的外交政策表现出显著的重视。 这表明在美

国全球战略中, 非洲的地位正在被重新评估和提升。 这种转变可能预示着美国在

全球战略中对非洲投入更多, 并且参与更深。
非洲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 这片大陆对于美国来说不仅是潜在的巨大劳动力

市场, 也是其战略利益的扩展区域。 非洲仍然饱受安全问题困扰, 为美国提供了

进一步介入非洲事务的借口, 也为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提供了广阔的潜在市场。 由

于土耳其同样是重要的现代化武器装备供应国, 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

售产生竞争甚至摩擦, 首当其冲的就是土耳其方兴未艾的 “无人机外交”。 ２０２１
年, 土耳其 ＴＢ２ 无人机在埃塞俄比亚战乱中发挥的作用, 使得美国对土耳其在非

洲的无人机出口表示担忧。 当年 １２ 月, 美国非洲之角特使杰弗里·费尔特曼在

访问土耳其期间, 曾以 “威胁平民” 为由, 直接表达美国对土耳其向埃塞俄比

亚等非洲国家出口无人机的不满。③ 此外, 土耳其尝试塑造的人道主义援助提供

者的形象, 在一定程度上与欧美国家的定位重合, 增加了双方在外交和战略上的

摩擦。 如果土耳其持续寻求加强在非洲的影响力, 可能导致其与美国关系的进一

步疏远。④ 对于土耳其而言, 这是一个需要全面权衡的问题, 因为在其全球战略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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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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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中, 与美国关系对土耳其而言具有重要影响。
在当前国际局势下, 尽管土耳其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疏远趋势, 但并

未出现直接的利益冲突。 这种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土耳其、 英国和美国均在

努力塑造良好的合作形象, 以获得非洲国家信任。 因此, 这些国家的外交策略主

要基于政治、 经济合作, 而非军事手段。 此外, 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

盾。 在这种背景下, 建立多边合作和对话机制, 特别是在非洲这样多元文化和政

治环境中, 不仅是战略上的需求, 也是实现和平与发展的必要条件。 土耳其、 美

国和英国等国的相互合作, 有可能为非洲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也有助于这些国

家在全球舞台上有效地管理和解决复杂的国际问题。

结　 语

近年来, 土耳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中东和

巴尔干地区。 尽管非洲相对较晚进入土耳其的外交版图, 但土耳其很快认识到非

洲在资源、 经济、 劳动力和政治支持等多个方面的战略价值。 土耳其首先以自己

独有的历史背景, 以及非殖民主义国家的良好形象作为基础, 率先构建起与非洲

国家合作的基础。 这种基于文化共鸣和历史理解的方式, 使得土耳其能够在非洲

赢得信任和支持。 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和文化交流, 土耳其强化了与非洲国家之

间的联系。 土耳其在非洲的援助和贸易投资不仅促进了自身经济发展, 也加深了

与非洲国家的经贸联系, 为未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迄今为止, 土耳其对非洲

政策已取得显著成效, 国际影响力也随之提升。
然而, 土耳其在非洲影响力扩大也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特别是在其介入利比

亚等国的事务后, 非洲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面临新的挑战, 土耳其也因此陷入复

杂局面。 此外, ２０２３ 年初大地震等事件对土耳其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对外援

助和贸易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尽管如此, 土耳其仍在追求 “土耳其世纪”
这一宏大目标, 不断提升非洲在其外交中的地位。 从长远来看, 随着对非洲政策

的逐渐深化, 土耳其将会面临与美国等其他域外国家在非洲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的

风险。 如何量力而行发展对非关系, 妥善管控风险, 并审慎地发展与非洲国家的

互惠互利关系, 将是未来土耳其对非洲政策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责任编辑: 陈雅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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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ａｃｅｓ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ｕｒｋｅｙ,Ｅｒｄｏｇａ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Ａｕｔｈｏｒｓ:Ｓｕｎ Ｍｅｎｇｑｉ,ＰｈＤ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Ｄｕｒ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Ｈ１ ３ＨＰ); Ｌｉ Ｙｕｂｏ, Ｐｏｓｔ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ｆ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ｕｒｈ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Ｄｕｒｈａｍ ＤＨ１

３ＨＰ).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ｆｒｉｃ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ｅｚｈｎｅｖ Ｅｒａ

Ｈｕ Ｂｏ ａｎｄ Ｌｉ Ｐｅｉｑ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ｐｈｅｒｅ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Ｉ,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ｗａｓ ｏｎｃｅ ｓｋｅｐｔｉｃ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ｕｔ ｏｆ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ｏｇｍａ,ｉｔ ｔｏｏｋ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 ａｌｏ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ｒｉｔａｉｎ,Ｆｒａｎｃｅ,Ｐｏｒｔｕｇａｌ,ａｎｄ Ｂｅｌｇｉｕ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Ｂｒｅｚｈｎｅｖ’ｓ ｒｕ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ｃｃｕｐｙ ａ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ｔ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ｉ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ｅｎｉｎ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ｄ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Ｗｅｓ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ｃ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ｍ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 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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